
第四部分-小说戏剧-长亭送别+日出
长亭送别

王实甫（约 1260—1336），名德信，字实甫，大都（现在北京市）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

他的创作活动时期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据贾仲明《凌波仙》吊词

写到“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说明王实甫在

当时即享有盛名，常与演员、歌伎往来。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

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官调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其他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

戏剧形式。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西厢记》是一部著名的元杂剧

其故事取材于中唐诗人元稹所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王实甫《西厢记》是在继承和吸

收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创作的杰出作品，它不仅在形式上由叙事体 (叙事

体由演唱者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的讲唱文学变成了代言体(代言体是由戏中角色的言行来

展现故事情节的发展)的杂剧，而且在思想深度方面，也作了进一步的开掘。《西厢记》通

过崔张爱情故事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崔莺莺和张生反抗

封建礼教的叛逆行为和自由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在

艺术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西厢记·长亭送别》是元代诗人王实甫写的。用元杂剧的形式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张

生进京赶考的别离场景，而张生和崔莺莺这对冲破世俗相爱的恋人，短暂的欢愉后即将饱

尝长久的别离相思。反映了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

情严重束缚和压制的控诉。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前几句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并取其秋景凄

凉的意境。“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霜叶由青变红，故着一“染”字，泪染霜

林，文辞既美，意象又耐人寻味。着一晓字，暗喻霜林的由青转红，似乎只经过短短的一

夜时间。  董西厢中这两句作“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泪人眼中血”，

张生的唱词，而《长亭送别》中的莺莺的唱词青出于蓝，也更加婉妙。

 

〔滚绣球〕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赴长亭的路上唱的，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情写意

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

“玉骢”是指张生骑的青白色的马；“倩”，是请的意思；“斜晖”，指斜照的阳光。莺

莺看到长长的柳丝就想到它系不住张生骑的马儿；看到疏朗的树林就想请它们挂住流逝的

阳光，让时间走得慢一点。“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就是慢慢的意思。张生骑

马在前，莺莺坐车在后，莺莺要马儿慢慢地走，车儿快快地跟上，好让自己同张生更靠近

些，也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呆在一起。“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这两句是

说，刚逃过了情人之间的相思之苦，才开始在一起又要很快地分离。 “听得道一声‘去

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金钏”就是带在手腕上的

金镯子；“长亭”是古代设立在大道旁边为送别饯行而用的亭子，古语有“十里一长亭，

五里一短亭”的说法，所以叫“十里长亭”。这三句是说，莺莺刚听见一声张生要走，手

腕上戴的金镯子就松下来了；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人马上就瘦下来了。这种离愁别

恨有谁能知道啊？这里作者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形容当时莺莺和张生缠绵欲绝

的离别之情。

 



这段曲词和前面那段〔端正好〕相比，在情景的铺设上是不大相同的。〔端正好〕主要是

采用因景生情的手法，以凄凉的暮秋景象来引出莺莺的离愁别恨。〔滚绣球〕这段曲词，

比较多地采用了由情及景的手法，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

肌等等所有这些描写，无不都是由莺莺对张生的依恋惜别之情引发出来的。对莺莺内心活

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言词，而是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把天地景物乃至车

马首饰统统拿来，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就使得抽象的人物感

情表现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

 

〔叨叨令〕这段曲词，先是说莺莺看见送行的车马，心中非常难过、闷气；进而又说无心

梳妆打扮，从今后只能用昏睡和哭泣来熬度时光。紧接着，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兀的不

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就是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是

曲词中的衬字，没有实在的含义。这两句叠句是说：怎么不烦闷死人啊？怎么不烦闷死人

啊？然而烦闷和悲叹也无法挽回她和张生的离别，所以最后只好叮嘱张生：“久已后书儿

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这里的“索”，是必须、应该的意思；“惶惶”，匆忙、赶紧

的意思。这两句是嘱咐张生分别后赶紧寄书信回来。

 

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自己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面前尽情倾诉离别的痛苦心情，因此在描

写上与前面〔端正好〕和〔滚绣球〕委婉含蓄的内心独白不一样，整段曲词无遮无拦，直

抒胸臆，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口语，如车儿马儿、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熬熬

煎煎、昏昏沉沉。作者把这些日常的口语巧妙地组合起来，用一连串的排比、重叠，造成

音节和声韵的回环流转，产生“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当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会见后，送别的酒宴开始了。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

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能感叹、悲伤。酒宴完毕以后，老夫人先走了。这个时候

莺莺和张生能谈谈知心话了。这里，安排了一支名叫〔耍孩儿〕的曲子。这段曲词的开头

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红

泪”，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少女被选入皇宫，在同她的父母分别时，哭得很伤心，用玉

壶接下她的眼泪，玉壶都染成红色的了。后来把女子非常悲伤时流的眼泪叫“红泪”。 

“比司马青衫更湿”，是融化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最后两句：“座中泣

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当时担任的官名，指的是白居易。

这两句是说，莺莺为离别之苦而流的眼泪湿透了衣衫，比当年白居易听琵琶女弹奏时流的

眼泪还要多。接下来作者又以比喻的手法进一步抒写莺莺的心绪：“伯劳东去燕西飞，未

登程先问归期。”“伯劳”是一种鸟。这两句是说，伯劳和燕子就要一个飞东一个飞西了

还没有起飞分开就问今后相会的日子。经过这些铺张描写，人物的感情已成奔腾之势向高

潮发展。这时候，作者却避过潮头，另敷新笔：“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

纵然马上就要相别千里，姑且在聚合时再饮一杯送行酒吧。这是由极度悲哀转向无可奈何

时的一句宽慰话。这一笔，虽在意想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使得整段曲词错落有致，人

物的内心活动也显得波澜起伏。经过这样的跌宕回旋，作者才放纵笔墨把人物的感情推向

高潮：“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未饮心先醉”，是宋代词人柳永《诉衷

情近》词中的一句，原文是“未饮心如醉”。王实甫把它改成“未饮心先醉”，语意就更

加沉重。这三句是说，哪里还要饮什么送行酒啊，还没饮酒，心早已如痴如醉了!眼泪流尽

继之以血，这颗心早已被折磨得像死灰一样了。这同上面“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

一杯”相对照，是感情上的一个突变，由一刹那间的宽慰，转到痛不欲生的悲哀。实际上

前两句是后三句的映衬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放先收、欲高先低的手法。



 

“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是莺莺对张生赴考所持的态度。历经多少辛酸

痛苦才获取的爱情，刚刚得到承认，马上又要分开。“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

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莺莺的内心

愈是痛苦，愈是说明封建家长的冷酷无情。莺莺虽然无力反抗老夫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

婿”的宗旨，但她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她认为“莲开并蒂”比“状

元及第”好得多。这些描写，使《西厢记》摆脱了表现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老套，升华到

否定世俗传统偏见的高度，使艺术形象迸发出闪光的民主思想的火花。 “‘蜗角虚名，蝇

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不要忘记这些话

是当着老夫人的面说的，它显示了莺莺倔强的反抗性格。《长亭送别》历来为人们所激赏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思想上有新意，它不仅表现了爱情和封建家长的矛盾，而且对读

书追求功名利禄那一套世俗观念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在老夫人和长老相继离去后，莺莺面对即将赴考

的张生，百感交集，肝肠痛断。她首先叮嘱张生的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

来。”又一次表现了她在功名利禄问题上与老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即将远去的爱人

莺莺千叮咛，万嘱咐，“顺时自保揣身体”，“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这

些体贴入微的话，写出莺莺对张生的缠绵深情，表现了她温柔娴慧的性格。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长亭送别》的末尾，莺莺终

于把藏在心底的话说出。这话来得如此突兀，分量惊人的重。“你休忧‘文齐福不齐’，

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莺莺明白，她和张生的爱情正达到一个危险地带，张生得中

与否都是对他们的爱情的巨大考验。张生得中的话，他将成为高门大族的择婿对象；如果

落第，老夫人又不承认这个白衣女婿。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莺莺。在这里，我们窥见了封建

时代妇女身上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妇女悲惨屈辱的地位。如

果剧中的张生不是一位忠厚志诚的君子的话，莺莺的弃妇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

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

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

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

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艺术风格

《西厢记》的崔张故事乃千古佳传，人物也很美，无论是张生钟情之美，莺莺深情之美，

红娘热情之美，皆清丽夭矫，沁人心脾，为“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奠下很好的基础。

 

艺术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驾驭语言的独特性。剧本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也是语言的艺术。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王实

甫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继承了唐诗

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融化百家，创造了文采斑斓的元曲语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文采派

最杰出的代表。《西厢记》“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是和全剧到处都有美不胜收的绮词

丽语分不开的。……

 



艺术风格还表现在意境的创造方面。王实甫是酿造气氛、描摹环境的圣手。全剧处处有诗

的意境，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在个别悲剧性的场子里，也依然笼罩着诗的气氛。

如《送别》一折，并不着重去渲染主人公摧肝裂胆的痛苦，而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愁恨时

特有的一些表现手法，以景写人，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里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抱

头痛哭，有的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那种诗意的迷惘和浓浓的哀愁，

依然是一片诗情画意的动人色调，与全剧优美的风格和谐统一。

 

语言特点

《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明快的抒情

喜剧的节奏，有“词句警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

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

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

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

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

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

 

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

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

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

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

的名篇《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

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

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

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

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

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

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

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

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

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

“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

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

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

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

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

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日出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湖北潜江人，生于 1910年 9月 24日，1996年 12月 13日在

北京逝世，享年 86岁。曹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戏剧教育家。“曹禺”是他在 1926年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

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下半部分为“禺”。主要作品有《雷雨》

《日出》《原野》等。

《日出》是近代剧作家曹禺创作的戏剧，该剧 1936年 6月在《文学季刊》第一期开始连载，

同年 10月首次出版。

 

《日出》以抗战前的天津社会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人物，以陈白露住的某大旅

馆（惠中饭店）华丽的休息室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翠喜的房间）为活动地点，写了黎明

黄昏、午夜、日出四幕，描写了 20世纪 30年代初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影响下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里，日出之前，代表腐朽势力的上层社会在黑暗中“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种种活动，和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该剧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强烈的爱憎和迫切

期待东方红日的心情。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

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

会和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

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

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之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

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主题思想

一、剧本通过对半殖民地都市群丑的出色描绘暴露社会的黑暗糜烂。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

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洋奴张乔治等。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

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

 

二、描绘“不足”者的备受欺凌。“小东西”被卖进妓院；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

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

强的品性。

剧本正是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 20世纪 30年代半殖民地

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

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

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 

 

艺术特色

结构

《日出》采用了“辐射式结构”以代替《雷雨》的“封闭式结构”。《日出》也有中心人

物即陈白露，但整个戏的情节并不集中在陈白露等一二人物身上，而是分散在许多人物的

日常生活和事变之中。但陈白露的悲剧命运仍不失为贯串全剧的一条情节线索。陈白露的

情节有其本身的内容，陈白露在旅馆的生活，她和方达生的关系，她过去和诗人的爱情，



她的自尽等。而作为一条“线索”，又串起了“人生的零碎。”有了陈白露和“鬼”们打

交道，就“辐射”出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的生活横断面。有了陈白露救小东西，就

“辐射”出写宝和下处的第三幕。原则是“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而由于陈白露这条线

索的贯串，又使之具有戏剧结构的完整性。剧作家安排方达生来找陈白露后来离开旅馆作

为全剧的引子，除了揭开陈白露竹均时代生活帷幕的一角外，又使整体感有所加强。

 

《日出》结构的又一特色是“略前详后”：陈白露在戏的一出场，已是交际花身份住在豪

华的酒店里。“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

和厌恶。”总之，读者初次见到陈白露在内，她已处在堕落日久，逐步走向最后毁灭的阶

段。整出戏（第一、二、四幕）都在写她不甘心堕落但又无力自拔。但是堕落以前的陈白

露呢？《日出》交代得异常简略。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叫竹均，“出身，书香门第……教育

爱华女校的高材生，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一个人闯出

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除了这段跳跃式的身世概括以外，陈白露

在第四幕里还告诉方达生她以前有过一次因平淡而失败的婚姻。丈夫是个诗人，后来似乎

追求革命去了。但这种《伤逝》式的婚姻悲剧还是不能解释陈白露最初的堕落。她当初是

怎么“离开了家乡”“一个人闯出来”，怎样从竹均变成白露的过程细节，《日出》是完

全淡写了，这样“略前详后”的效果有三：一是读者（观众）不知道女主人公当初失足时

是否曾有、以及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二是读者（观众）只看见女主人公今日堕落之苦且依

然纯真，天良未泯，可以假设她身处污泥当是被无辜；三是既然女主人公只是受害者，那

么谁应对这美女自杀的悲剧负责呢？显然是从主观与客观上找原因。《日出》的强大生命

力，不仅在于它深刻的思想，生动的形象，还在于它与内容高度和谐统一的新颖独特的艺

术形式。

 

人物形象

剧本中心人物是围绕主要人物陈白露展览出来的，作者安排陈白露作为“穿线人物”，通

过她带出来一个个人物来。剧本主要是通过陈白露寄居的豪华大旅馆，和小东西陷身的下

等妓院为活动场景，将四方杂处的各色人等引进舞台，以展示各自性格，揭示社会风貌。

选择这样的地点来展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画面，也说明了作家艺术构思的巧妙。

剧本中的人物除陈白露和方达生外，可分成两类：一方面联系着黑势力的代表金八、大丰

银行的经理潘月亭、银行经理秘书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博士生张乔治、“面首”胡四

以及旅馆侍役王福升等这些“有余者”；一方面联系着刚到城市不久的小东西、大丰银行

书记黄省三、老妓女翠喜以及卖报的哑巴等这些社会的“不足者”。这样便把“有余”与

“不足”两个世界的景象都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里外

两面。上层社会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下层人民的食不果腹、卖身卖命的悲惨生活。

嘲讽

《日出》在严肃的悲剧基调中，有机地掺进了近乎滑稽的喜剧的嘲讽，在强烈的对照中，

更加重了社会悲剧的色彩。全剧一方面通过陈白露与周围人事的碰撞、围绕去留问题，把

一个走入历史末路的“新女性”内心深处的裂痕层层剥露出来；另一方面，又用潘月亭的

公债投资活动、顾八奶奶和胡四肉麻的恋爱、小东西的不幸遭遇、翠喜的卖笑生涯、黄省

三的惨剧等多条行动线索，交织成一幅五光十色的畸形都市生活画面。在戏剧场面频繁的

转换中，作品不但善于以喜剧性的穿插来突显人物悲剧的命运，而且也常常以悲剧人物的

出现来加强对反面人物喜剧性的讽刺和批判。如第二幕中，在被开除了公职的黄省三求告

不成，反被潘经理打倒在地，气息奄奄地被人拖下台去之后，作品有意安排洋奴博士张乔



治上场，摇头摆尾地以他的猎狗吃不到干净牛肉的“痛苦”为例，来感叹“在中国活着不

容易”。鲜明的对照，不仅有力地控诉了“人不如狗”的黄省三的悲剧，还辛辣地讽刺了

张乔治之类的无耻之处，揭露了他们的享乐生活正是建筑在黄省三等被损害、被压迫者的

悲剧之上的剥削本质。从全剧说，剧作家在陈白露豪华的客厅里尽情讽刺鞭笞了上层剥削

者的丑态之后，突然将戏转入“宝和下处”肮脏阴暗的一角，展露人间地狱的种种惨状，

正如同在阔人们群魔乱舞寻欢作乐的喧嚣声中，突然插进了小东西和黄省三凄厉的哭诉和

颤抖的哀告，都是剧作家根据艺术的辩证法，在悲剧与喜剧的巧妙交织中，凸现出对黑暗

社会悲愤控诉的独特的艺术构思。


